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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略傳 

何翠萍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己未年閏七月十三），慧瑩法師於廣東順德龍江麥朗

鄉出生，俗名黃柳珍。由於她出生於農曆閏七月，所以，不是每年都有生日，有

時候，要等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生日。她的媽媽很忌諱，以為小孩子慶祝生日會

長不大，因此不應該慶祝生日，柳珍從小到大都沒有慶祝生日；尤其是長大後，

她知道生日是「母難日」，根本不應開生日會慶祝生日，只應誦經和做功德迴向

母親。所以，每年的生日，她都會讀誦《金剛經》迴向母親，並且把自己以往所

做的功德迴向母親。 

 

慧瑩法師順德故居 



2 

 

 

慧瑩法師母親 

柳珍的父親黃浩泉與朋友合作，在廣州開設了一間餅店，柳珍的母親麥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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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庶母廖杏住在順德，於鄉下也開了一間小店鋪，廣州常常寄很多餅回去賣，同

時也賣很多零食，因為母親很會做花生糖、甘草欖等等的零食。柳珍的母親生了

二女一子，柳珍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後來，庶母也生了一子一女。 

一九二四年，柳珍五歲時，祖母往生，由於姑姑黃旺琴信佛，在七七四十

九日守孝期間，希望家中上下都要吃素菜，但家中各人，只有柳珍能堅持吃了那

麼長時間的素食。四十九天之後，柳珍不肯再吃葷菜，無論父母怎樣勸說，她都

是只吃素菜。可見小小年紀的柳珍，善根早種。 

香港盧家昌居士家裏自置有三間佛堂，其中一間叫法源堂，柳珍的姑姑在

那裏負責大殿的香燈，每天念誦早晚課。姑姑因上有母親和姐姐而沒有出家，後

來母親和姐姐相繼往生了，她就在香港跟隨茂峰法師出了家，法號了明。 

一九二五年，六歲的柳珍開始在鄉下讀小學，九歲時在暑假裏曾跟隨姑姑

到香港小住，並皈依了茂峰法師，法名「聖乾」。暑假結束後，柳珍繼續回鄉下

讀書。柳珍的母親忙於打理家中的小生意，無暇為柳珍煮素菜。因此柳珍主動提

出以後跟隨姑姑到香港生活，免去母親為她煮素菜的麻煩。父母原以為柳珍去香

港住膩了，一定會很快就回來，誰知柳珍從此甚少回家鄉，反而與香港結下不解

之緣。 

經盧家老太太同意，柳珍在一九二九年念完國小，十歲開始便跟隨姑姑來

香港，在法源堂暫住。柳珍來港之後，主要是學習中國佛教的真常唯心思想和一

般的佛教禮規儀式。當時有一位了修尼師跟柳珍很有緣，很細心地教導柳珍一些

規矩，很多人不知道了明法師是柳珍的姑姑，還以為了修法師是柳珍的姑姑。 

一九三零年，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張壽波居士（即後來之觀本法師，他在

母親往生後才出家），在盧家另一個沒有名字的佛堂講經，柳珍天天去聽。張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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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要求背經，他講的《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等，通通都要

背誦，柳珍因而對經文很熟悉。 

張居士講了一年經，就回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班。功德林的房舍，由張居士

捐贈，並與佛教中人合作改辦為澳門佛教十方女叢林，開辦佛學班，栽培尼眾，

年青的觀志法師任方丈。了修法師要去功德林讀佛學班。了明法師看到柳珍跟了

修法師常在一起，於是說：「了修師要去功德林念佛學，妳很喜歡跟隨她，妳也

跟她一起去念佛學班吧！」了明法師講什麼，柳珍都聽從，於是柳珍就去了澳門。 

功德林規模完善，大小職事俱備，常住超過百人，按叢林規矩，每人都要

有職位，柳珍因為年紀小，不堪任其他的職事，則被安排為觀志法師當侍者；而

侍者的工作，每天只須為方丈提燈籠，於早殿前拜四聖，然後上殿；早餐、午膳

前照例出食（施給孤魂野鬼食），及於做晚課時放蒙山出食（這算是最輕微的職

務）。佛學班由張居士負責教學，他不但教佛學，也教中文。在澳門學習一年半

後，佛學班停辦，柳珍只好回港。 

一九三二年間，陳廉伯、劉德譜、陳靜濤、李公達、高浩文等居士於香港

堅道成立了香港佛學會，該會是居士團體，常年講經不輟，柳珍每天晚上到該會

聽經，可惜後來該會結束了。 

一九三二年柳珍十三歲，當時何東夫人何張蓮覺居士在新界青山設寶覺佛

學社，開辦佛學班，招收 20 位女宿生，柳珍亦至此入讀。佛學班開學後，由於

當時青山地處偏僻，時有山嵐瘴氣，許多女生不服水土而引致虐疾、發冷。何東

夫人見眾人病情嚴重，決定另覓新址，然後在香港跑馬地買地籌建東蓮覺苑，一

九三三年建好一部分，一九三五年東蓮覺苑全部落成，因此佛學班、寶覺小學、

寶覺中學全部集中在跑馬地東蓮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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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蓮覺苑 

 

 

東蓮覺苑寶覺小學 

此後，柳珍一直在東蓮覺苑學習，所讀的科目有佛學，也有普通學科，如

數學、國文、四書、古文等，佛學由靄亭法師主講，普通學科則請了很多老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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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柳珍一直念到一九三八年。柳珍在東蓮覺苑期間，得以親近靄亭法師。柳珍

在十四歲那年，於靄亭法師座下受五戒，法名「本真」。從此之後，她即以「黃

本真」為名。 

 

靄亭法師與他的學生 

 本真還是東蓮覺苑學生的時候，小學部沒有佛學課，林楞真苑長認為小學

應該要用一些佛學的教育來感化學生，就叫本真編一些佛學課，或是勸善的故

事，去小學部學習教學生。那時候本真不是老師，應該是不能教學，但苑長跟教

育司很熟，苑長也很有面子，跟教育司講一講，教育司也順她的意，於是本真就

去小學部教佛學課。 

本真的姑姑了明法師原住在茂峰長老的道場東普陀講寺，但因為與荃灣東

普陀講寺水土不合，常常發冷生病，身體不好。大嶼山鹿湖慧修院的水土好，是

她的師兄建造的，住的人不多，於是就請了明法師去住。一九三九年，本真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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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師到慧修院，也就住在一起。從東蓮覺苑出來，本真二十歳，她就想在慧修

院自修讀經。慧修院有幾個年輕人，本真的一個同學也住在那裏，一位師兄對本

真說：「妳懂得還是不多，我們想請慈航法師來教我們。」於是大家就請慈航法

師來慧修院，住下來講《楞嚴經》，還有其他一些法師，很仰慕慈航法師，也來

慧修院，住下來聽經。在此期間，經慈航法師提議，本真再一次皈依，法名「慈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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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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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 

因為慈航法師帶了幾位徒弟來，而慧修院旁邊的竹園地方比較大，後來便改

在那裏開設慈航講舍，講授唯識與因明，參學者多為尼眾，本真從無缺席。慈航

法師講課很精勤，早一點天亮，他就早一點上課，晚一點天黑，他就晚一點才下

課，慈航法師的作風是規定每個徒弟都要輪流練習演講，講習內容由慈航法師指

派。慈航法師講了八個月，又把慈航講舍搬到新界大埔碧廬繼續講經。一九四零

年，慈航法師離開香港，隨太虛大師帶領的東南亞訪問團出國。 

後來，本真有些同學由東蓮覺苑指派，去了澳門功德林擔任當家、知客、維

那等職事，並請竺摩法師來教佛學班，講授《八識規矩頌》和《解深密經》。本

真知道後，從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也去了澳門功德林，與那些同學一起，

親近竺摩法師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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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佛學班停辦，竺摩法師也離開，本真便回到香港東蓮

覺苑。回來後，林楞真苑長對本真說：「妳在外面學了很久，回來要講課了。」

本真在慈航法師那裏學了《八識規矩頌》，到竺摩法師那裏，學的也是《八識規

矩頌》，剛剛學完兩遍，比較熟一點，於是本真在九月為甲班開講《八識規矩頌》，

為乙班講唯識三字經，晚間則到華南醫學院學中醫。但過了不久，唯識還沒有講

完，十二月香港淪陷，被日軍佔領，所有學校停課。 

一九四二年春天，本真接到通知，姑姑了明法師在大嶼山病重，於是上山

陪伴身體日差的了明法師。在上山後的第十天，了明法師在慧修院往生，享年四

十八歲。本真辦好了明法師的身後事之後下山。家鄉的父母，看到很多人逃難，

擔心本真的安危，於是寫信催促本真回鄉。本真回到順德住了九個月，非常不習

慣，覺得很沉悶，後遇到曾一起跟竺摩法師學習的同學照真法師，她因為淪陷以

後佛學班停辦，而回到家鄉，在順德大良一個小廟聚龍庵裏教十幾個小孩。 

廣西梧州西竺園的清涼法師，請竺摩法師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但是竺摩

法師當時在澳門，跟高劍父學國畫，還有工作沒有完成，答應遲一點才到西竺園

開辦佛學班。竺摩法師寫信派本真與照真法師兩人先去辦初級佛學班，等他來了

再辦高級班。 

  一九四三年正月，一位年輕比丘幻齊法師，從梧州回到澳門，竺摩法師便拜

託他到順德鄉下帶本真和照真法師去梧州。那時鄉下仍是淪陷區，去梧州要冒

險，很不容易，他們晚上從九江偷渡過江，到沙坪趕陸路去梧州。到了梧州西竺

園，清涼法師叫本真與照真法師開初級佛學班，教他的徒弟，人數大約有十個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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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梧州西竺園 

  後來本真覺得這樣教學沒有什麼成績，又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孩子失學，雖然

有官立中心小學，可是收容不了那麼多，還有很多孩子在街上跑來跑去，本真就

對清涼法師講：「我們兩個人，教您的徒弟都沒有什麼成績，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政府學校都收容不了，很多小孩失學，沒有機會讀書，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普通

的小學，收容那些孩子，這不是更有意義？」 

清涼法師聽了也同意，他認識廣西省立中學的何校長及朱主任，就托他們

幫忙申請，後來辦學校的申請批准了，叫做「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收容附近

的失學兒童，一開始就已經收生七十多人，後來仍陸續有小孩子來報讀，本真和

照真法師就在那裏義務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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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梧州亦被戰火波及，時有飛機轟炸，政府下令梧州疏散，西

竺園的當家師妙真法師，帶本真等人逃難到容縣一個停止經營的鹽莊，在那裏住

了好幾個月。一九四五年二月，本真二十五歳，遇見一位曾在東蓮覺苑寶覺小學

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介紹本真到廣西偏僻的學校教書。當時本真曾想過：為何

我會來到這樣偏僻的學校教書呢？是戰時環境造成，沒法子啦！心裏好像很不得

已。其實，那時她已學佛多年，因而轉念一想：來到這裏也不是很勉強的，如果

我不來這裏，又哪有機會與他們結緣？這樣一想，心裏就很安樂了，不再覺得為

難。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本真回到梧州西竺園，香港東蓮覺苑林苑長寫信來要

本真回東蓮覺苑，本真打算取道廣州回香港。一九四六年初，本真從梧州回到廣

州，但由於和平初期，治安未靖，九廣鐵路火車經常出事，本真只好投靠照真法

師的師父裕法尼師。前兩年照真法師因病往生，令裕法法師非常傷心。她見到本

真，猶如見到自己的徒弟，待本真非常好。她擔心本真回港路上的安全，因而不

肯馬上讓本真回港。 

滯留廣州期間，觀本法師在廣州逝世，觀本法師的弟子在廣州菩提精舍打

佛七，本真前往拜祭，碰到一位東蓮覺苑的同學馮慈德，以前跟她一起聽過觀本

法師和慈航法師講經。她介紹本真去聽遠參法師講經，有幾位曾參加抗日戰爭的

退役比丘，住在六榕寺，遠參法師每天早上為他們講課，下午就在如來庵講經。

本真曾聽人說遠參法師是改經的大魔王，所以不想去聽。馮慈德認真地勸說：「妳

都沒有聽過，聽聽再講啊！」 



14 

 

 

本真聽從同學的勸告，每天早上去六榕寺聽經，下午去如來庵聽經，剛去

的時候，聽到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

不懂，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辯不了幾句，就覺得遠老法師講得很有道理。 



15 

 

 

廣州六榕寺 

裕法法師住在光復中路，離如來庵較遠。後經如來庵智通法師許可，本真

為方便聽經而住進如來庵。當時光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成問題，但本真因得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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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而法喜充滿，不把生活上的窘迫放在心上，就算挨餓也要堅持聽經，後得智

通法師慈悲讓她跟隨常住同食，才得以聽完遠老法師講《金剛經》、《維摩詰經》、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

論》和《法華經》。本真跟隨遠參老法師學習這些經論之後，耳目一新，深心佩

服！但又覺得遠公作風，似乎方便不足，難以弘揚。 

本真聽經有寫筆記的習慣，後來，維新佛學社把本真的筆記整理出版成《妙

法蓮華經講錄》上、下冊和《維摩經講錄》，讓大眾得以時常可以重溫遠老法師

的講經片段。 

本真共聽了一年半，直到遠老法師講完《法華經》，才離開廣州，送智仁法

師去澳門功德林掛單。在功德林遇一友人，介紹本真去中山縣白蕉鎮榕益村的東

和小學教書。 

一九四七年，本真趁假期來到廣州，想去如來庵聽經。有個鄉親前來告知

她父親往生的消息，本真馬上回鄉送別父親。本真在中山的東和小學教書教了一

年，東蓮覺苑的林楞真苑長多番寫信來催本真回香港，她認為本真是佛教徒，在

外面不適合，應該回到佛教的學校，所以本真在一九四八年回香港青山佛教學校

教書，一直教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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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山佛教學校 

本真利用一九四八年暑假，到大埔碧廬聽法舫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法師

講了一個月，本真就做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修改，除了吃飯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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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寫，寫到手指關節變形，終身都不能復原，筆記後來出版成法舫法師主講

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本真早於一九四三年就讀到印順導師的《印度之佛教》，雖然當時的書赤色

紙質很難閱讀，但她看起來卻覺得很有新鮮感，也覺得很有價值，所以多麼艱難

都堅持看下去。 

一九四八年，本真再讀到印順導師的其他著作，覺得其思想言論，有可貫

通之處。而印公的思想立論，都依據歷史發展，所發表的文字，皆有根據，能契

理又契機，容易令人心悅誠服，本真因此認為，必須依此路線去尋求研學。 

本真讀了印順導師的書，知道他是佛教中有名的學者。導師初學佛時說：「我

所認識的佛法與佛教的現狀，距離太遠，到底這原因何在？」於是他決心要找出

其所以然，坐言起行，痛下苦功去精研三藏。他特別重視印度佛教史，並參考日

本著作的成果，通達徹了佛法在廣大的時空流行中，思想怎樣演變，各種學說怎

樣產生。他有了心得，不辭勞苦，不斷講學，不斷寫作，有系統地用考據辨異的

方式，全部寫出來。他個性溫厚，出語柔和，但無礙於突出他的真知卓見，令有

心學佛的後輩都心悅誠服（在三十年前也有不少人反對）。如今除了保守頑固的

思想硬化者外，所有虛心真心學佛法者，莫不以印公的思想理論為依歸，印公不

但是一位佛學思想家，也是一位實踐佛法的宗教家、道德家，是近代最傑出的德

學雙隆的稀世僧寶。於是，本真決定追隨印順導師修學佛法。 

一九四九年，印順導師從大陸到香港。筏可大和尚的侍者文慧，是導師在漢

藏教理院的學生，他安頓導師住在大嶼山寶蓮寺。有一次，導師下山到碧廬訪晤

法舫法師，本真在此處第一次見到導師。文慧學問很好，對本真也很好，把導師

的《般若經講記》、《攝大乘論講記》送給本真，那時《佛法概論》還沒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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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就把自己寫的筆記送給本真，並常常在本真面前讚歎導師，尤其是讚歎導師

能夠非常深入透徹地講授中觀。本真記在心裏，所以，導師到港不久，本真就建

議林苑長禮請導師來講中觀，苑長也真的請了印順導師來講中觀。 

於是本真就請了代課老師代自己的課，自己跑到東蓮覺苑住下來聽導師講

經。本真一到，苑長就說：「這一次妳要當翻譯，以前凡是有外省法師來，都是

我自己翻譯，可是這次不能，因為我有心臟病，醫生叫我不能太勞心。」本真說：

「我不能啊！我聽不懂，不會翻譯。」林苑長說：「不可以啊！我已經聽了妳的

話，妳要我請印順導師，我就請了，現在已經請到了，我叫妳翻譯，妳不聽我的

話怎麼可以！」本真是學生，她是老師，也是苑長，老師聽學生的話，學生不聽

老師的話，怎麼講得通！本真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20 

 

印順導師在東蓮覺苑 

導師在寶蓮寺過了中秋，就下山來東蓮覺苑講中觀，在九月份，每天晚上都

講，講了整整一個月。本真在課堂上筆記並現場翻譯成廣東話，後來此筆記整理

成《中觀論選頌講記》，於二零零七年出版。那時沒有錄音機，只能靠筆記，導

師的口音又不容易懂，聽得很勉強，本真全靠集中精神去聽。印順導師從《中論》

中選出七十頌，講得非常清楚。本真有機會親近印順導師，有機會聽他講佛法，

對導師佩服得五體投地。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印順導師在港期間，由於

仰慕導師德學的緣故，本真常常拜訪印順導師，聆聽導師的教誨，直至一九五二

年導師離港去台灣為止。 

本真童年開始學佛，十八、九歲開始為人講佛學，因而總以為自己懂得很

多。但是親近印順導師之後，驀然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懂，自己所知實在是太少。

本真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時，常看《海潮音》以及一些臺灣的雜誌，看到導師的

文章，心裏就覺得自己這樣教書，不是終身的事業，應該要好好專心的學佛法，

才可以弘法。而佛法講得最好的就是印順導師，所以她很渴望親近印順導師，跟

隨導師多學佛法。後來她得知導師在臺灣新竹辦女眾佛學院，於是她在一九五八

年秋天辭去香港高薪的檢定教師的工作，下定決心前往新竹女眾佛學院。 

那時的本真如當學生已經超齡，當老師又不夠資格。然而印順導師非常慈

悲地接納本真，准許她寄居在女眾佛學院。但她既然當不成學生，又不夠資格當

老師，住在那裏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印順導師智慧高，替她安排了一個職位，

叫監學老師（註：對學生的告假、銷假，出坡及自修的關注）。本來壹同寺的當

家師玄深法師擔任訓導及監學，是很夠能力的，但印順導師為了避免本真既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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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非老師，住在那裏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很慈悲地安個名銜給她做監學老師。

這種慈悲及苦心令本真感激不盡！本真在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選一些課來聽，平時

就自修。導師在福嚴精舍有時為福嚴的法師講課，每次他都派厚德法師下來叫本

真上去聽課。 

本真雖然自幼在佛門長大，童蒙時開始學佛法，但是經過青年，到了中年，

仍未能發心落髮出家。她認為，出家與否，都一樣可以修學佛法。直至來臺灣後

的某一天，印順導師改變了她的想法。 

有一次她到了臺北，住在印順導師養病的地方臨沂街。某天她跟越南一位

年青的白小姐聊天，彼此詢問為何不出家？白小姐認為有頭髮的，無論如何都比

較方便和自由，所以推得愈遲愈好。本真也說自己未出家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 

其實本真已經發了幾次心出家，但仍是猶豫不決；現在下了決心來台灣學

佛法，仍未能決心馬上出家。就在這個時候，正在看佛經的印順法師，從他的書

房走出來對她們說：「你們兩位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為什麼呢？你們兩人的童年

都已在佛教圈子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但卻沒有盡出家人的義務。現在還說

要貪方便、貪自由，貪著在家人的權利。你們也沒有盡在家人的義務呀！兩種權

利都享受，兩種義務都沒有盡，還以為自己很對。你們受了佛恩、三寶恩，應該

要報佛恩，要報三寶恩才對。所以你們這種想法是錯的。」 

聽到導師的開示，本真如夢初醒：原來自己受了三寶恩，都不知道要報三

寶恩，還無慚無愧，自己不盡義務實在是很罪過。印順導師的話，好像當頭棒喝，

本真決心出家，去盡出家人的責任，去盡出家人的義務，發心要全心全意奉獻三

寶，奉獻眾生。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於臺灣新竹，本真終於禮請印順導

師為剃度恩師，同時由演培、續明兩位法師為授沙彌尼戒，法號(內號)證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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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外號)慧瑩。從此，慧瑩法師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不顧一切，投入於佛法大海。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慧瑩法師回港證件到期，不得不離台回港，因此來

不及在台灣受戒。法師回港後，林苑長介紹法師到道慈學校任教兩年。一九六三

年九月，法師向學校請假，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受具足戒，禮筏可大和尚為得戒

和尚。由於當時學校准許假期只有七天，幸得戒壇通融，特准延遲報到，得以完

成這件大事。一星期後戒期圓滿，再回道慈小學教書。 

慧瑩法師本來打算長居臺灣跟隨導師學法弘法，但在大陸的母親寫信來，

怪她沒有供養母親。因為母親生活困難，弟弟又沒有能力供養母親，慧瑩法師覺

得不能求護法施主來供養自己的母親，應該自己供養母親，因此，法師於一九六

一年回到香港教書，用自己的薪金供養母親。在回來之前，慧瑩法師對師父印順

導師和師兄弟說：「我侍奉母親之後，就會回臺灣。」誰知在往後的有生之年，

法師都沒有回臺灣定居。因為法師牽掛著妙寶經室，牽掛著妙華佛學會。如果沒

有妙華佛學會，法師早已離開香港。 

慧瑩法師雖然沒有定居臺灣，但每年均赴台灣向師父印順導師請安，探望

眾師兄，並把自己之弟子的所有供養，以各人名義捐贈護持導師門下的各大道

場，仁風惠澤寶島。即使晚年身體差未能親自到臺灣，她依然托人繼續把弟子們

的供養，轉贈臺灣各個有關道場。她這種菩薩的大悲精神和無私、無我的高尚情

操，確實值得我們恭敬、尊重、讚歎！ 

一九六四年一月，東蓮覺苑在元朗洪水橋的寶覺分校極需慧瑩法師回校執

教，遂與道慈學校商議，將寶覺分校一位女老師與法師互換，讓法師回洪水橋寶

覺分校任教，法師後來昇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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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與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的學生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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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在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 



25 

 

 

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現改為元朗寶覺小學） 

一九六六年三月，遠老法師的弟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張性順（七

姨婆）、李淑貞等老居士，在遠參老法師彌留之際安慰老法師：「您不用擔心，我

們一班人，會找一個地方，師兄弟團結在一起，繼承您的志願，繼續研究學習法

華，弘揚一乘。」 

其後，這幾位居士準備合資在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美威大廈購入一樓

一個小單位，成立妙寶經室，在那裏讀《法華經》共修。 

在籌備的時候，她們誠邀慧瑩法師參與，懇請法師來妙寶經室講經說法。

當時慧瑩法師正在新界元朗洪水橋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早年親

近過遠參老法師，卻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

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時，法師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

意地從老遠的港島前來洪水橋懇求她，而當年的交通非常不便，往返一次幾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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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但幾位老居士不辭勞苦，長途跋涉，為法而來，深深地打動了法師。李

姑娘甚至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最後想通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

的思想並沒有抵觸、沒有衝突。法師又想到，那些居士若只是在妙寶經室讀經，

沒有人為他們講解佛經，就難以明白佛法。因此，她為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

為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為了成就李姑娘，就答應大家在假期前來講經，其他事

務，由居士們打理。 

在眾緣和合的情況下，妙寶經室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式成立，從此，

香港佛教界多了一個清新的小道場，而妙寶經室的成立，令遠老法師的精神在香

港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開始的時候，居士們在那裏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後，黎七

姑患了老人癡呆，李姑娘、馬太太等又相繼去世，妙寶經室也就沒有人負責打理

了；若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

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為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

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會，處理會務，並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由此可

知，當時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妙寶經室就辦不下去了。因此，我們要感恩

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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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很久沒有回鄉看望母親，在去臺灣前的一九五六年回去看望過她之

後，從此就沒有再看望過她，因為那時解放不久，從臺灣回到香港，法師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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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去。一九七二年，法師的母親在順德往生，卸下供養母親的擔子之後，法師

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專心過清心寡欲、唯道是務的出家修行生活。 

慧瑩法師與九龍黃大仙區佛教道場法雲蘭若住持靈慧尼師相熟，知道法雲

蘭若有一空置道場位於沙田區大圍，於是與靈慧法師商借沙田大圍法雲蘭若一隅

清修。靈慧法師極為歡喜，病中仍親自乘坐的士從九龍到沙田法雲蘭若，為慧瑩

法師安排打點。蘭若一隅有空置小雜物房，清理及維修好之後，一九七三年，慧

瑩法師遷入這寧靜、簡潔的一百尺小屋，居住至二零零九年五月。 

 

慧瑩法師在法雲蘭若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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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達法師（前）及明聖法師（後）等法師到小屋探望慧瑩法師 

 

一九七三年十月，明珠佛學社黃家樹校長禮請慧瑩法師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

擔任部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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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法師發願閉關三年，當時由隔壁妙園當家師派人送飯玉成其

願。閉關後未及半年，法師即發覺左臂生了一個腫瘤，眾人懇請法師出關治療，

因此，法師只好開門出關，改為禁足三年，但每月仍到北角妙寶經室講經一次，

至一九七八年尾開禁。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慧瑩法師再為明珠佛學社佛學

初階班及經論班講授佛學。 

一九八六年七月，妙寶經室和遠參老法師創辦的道場華嚴閣合併，成為妙

華佛學會。從妙寶經室到妙華佛學會，幾十年來，慧瑩法師先後為大眾詳盡地講

解了三次《法華經》，也為大眾簡略地講述過《法華經綱要》。法師有感於佛法如

大海，若只是講解《法華經》，對於有志深入法藏的年青人來講，未免過於偏頗，

難以通達經藏。若只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

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不夠全面，不能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於是，法

師又詳細地為大眾講解了《心經》、《金剛經》、《維摩經》、《大乘破有論》、《大乘

掌中論》、《大乘二十頌論》等經論。為了令大眾對佛法有全面的瞭解，恩師又為

大眾講述了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 

恩師覺得，對於初入佛門的人來講，《法華經》未免太高深。學習佛法，應

該由淺入深，要先學習一些基礎的佛學知識。法師又感到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

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便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

弘揚佛法。於是恩師邀請其他佛學老師前來講課，在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前

夕，一九八六年三月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以後每年都繼續開辦。在一九八七

年開始，恩師又開辦佛學進階班，一年講授印度佛教史，一年講授中國佛教史，

一年講授中觀思想，一年講授唯識思想，每四年一個循環，從無間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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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瑩法師在妙華佛學班結業禮上開示 

多年來，恩師悉心教導她的學生和弟子，廣度有緣人，她就像默默耕耘的

播種者，為妙寶，為妙華，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她播下的人間

佛教種子，有的已經發芽，有的已經茁壯成長，有的已經開花結果。幾十年來，

妙寶經室和妙華佛學會在恩法師的帶領下，為佛教界栽培出不少人才，有的學員

結業之後，成為妙華佛學會的老師，教導新的學員；有的學員結業之後，到其他

佛教團體弘法，有些更成為資深講師。 

恩師除了在香港接引後學外，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應內地佛弟子所請，多

次回廣東弘法，為順德、番禺、廣州、佛山等地有志向佛者授三皈五戒。二零零

零年十一月，恩師應馬來西亞華僑所請，赴芙蓉為當地華僑講授佛學，並為有緣

者授三皈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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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弟子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恩師因為年事已高，二十幾年前已把妙華佛學會的事務交由後輩們打理，

自己則在身體情況許可下，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進入二零零零年之後，

法師身體開始轉差，多次前往臺灣慈濟醫院養病。在慈濟人的悉心醫治護理照顧

下，法師的身體每次都能奇跡地好轉。臺灣的居住環境比香港好，而慈濟人也非

常慈悲，非常樂意照顧法師，但法師每次都婉拒慈濟人的好意，堅持回港弘法。

法師這種精進弘法的熱忱，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法師雖然把妙華交由董事會集體管理，但她依然關心妙華，牽掛著弟子們

的菩提道業。為了不辜負遠老法師和妙寶創辦人的期望，法師每當身體稍為好

轉，就馬上從臺灣回港，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直至二零零七年，因年事

已高而暫停講席。 

慧瑩法師才德兼備，心繫佛教，宅心仁厚，慈悲為懷，而自己的起居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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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刻苦、簡單、節儉。法師淡泊名利，少欲知足，律己甚嚴，堅持純樸、平淡、

如法的修道方式，從不為自己謀利益，只熱衷於為法、為教的事務。她的座右銘

是﹕ 

無貪無瞋以律己， 

大慈大悲以待人。 

慧瑩法師從不為自己設立道場，就算有一比丘尼要把屬於自己的四層高的

東遠堂送給法師作為道場，她也不為所動，生怕引起副作用而婉拒，寧願蝸居於

簡陋的小屋，過著刻苦的生活。弟子們對她的供養，她都會全數捐贈給其他有需

要的佛教團體和慈善團體。 

法師去了臺灣養病的時候，弟子們時常打電話去問候法師，法師總是在電

話中諄諄叮囑弟子：「你們不用掛念我，你們要用心多學佛法，要盡你們各人的

本份，一方面護持妙華佛學會，一方面自己也要努力吸收多些佛法，因爲妙華佛

學會的將來，就寄望在你們身上。你們要發心護持，要發心弘揚佛法，要努力學

習佛法，依佛法去實行，依佛法去做人，這才對自己有益，對衆生有益。你們要

發願盡努力做些有益衆生、有益佛教的事情，不要辜負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不

要辜負自己是妙華會員的身份，要盡本分，盡能力去做，這才對得起佛教，對得

起佛陀，對得起印順導師，對得起遠參老法師。你們要發奮努力，多吸收佛法，

多實行，對甚麽人都要慈悲，對不如法的人，要有耐心提點他，要把妙華佛學會

搞好，做到圓滿，連自己都覺得安心就好了。大家要發願，有願力才會實行。大

家都要發願做好自己佛教徒的本分，不要辜負這個人身。大家要知道，得到人身

很寶貴，遇到佛法也很寶貴，不要再懶惰，否則就把日子空過了。大家對甚麽人

都要慈悲，就算別人不好，也不可以起瞋恨心，一定要用慈悲心去感化人。」 



34 

 

二零零九年四月底，法師從臺灣回港，五月初，法師因摔傷肋骨而住院，

出院後，在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靜養，絕大部分費用，由陳家和伉儷供養。 

法師安住志蓮安老院期間，雖然身受病苦和老苦，但對修行一點也不放鬆，

思路仍非常清晰，每天都堅持看書和散步，就算閉目躺在床上，也是不停地默念

佛菩薩的聖號和默念佛經，思惟佛法，從不懈怠。 

一位大德時常教導他的學生，人生在世，應該： 

生如春花之燦爛， 

死似落葉之閒適。 

這兩句優美的句子，崇高的境界，恰好就是慧瑩老法師一生的真實寫照。

她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一生，功德無量，深受大眾的景仰，但她對自己的身

後事卻非常灑脫。她在遺囑中寫道：「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

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由此可知，法師的空觀是修得非常好，達到「心無罣礙」的灑脫自在境界。

法師生前非常重視般若空慧，時常教導弟子一定要明白空理。她親自撰寫對聯勉

勵自己和弟子： 

 

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 

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師因肺炎住進香港伊利莎伯醫院，四月二十三

日（癸巳年三月十四）中午十二點零三分因肺炎和急性冠心病，以九十五之高齡

安詳捨報示寂，結束光輝感人的一生！ 


